


耶和华之剑

绿杨
３００年前，阿洛尼卡圣母堂落成的第一天，凯巴拉蒂神父便向全镇

的一千多居民宣告了一场可怕的、无与伦比的灾难的降临。
黄昏时分，教堂的钟声不祥地连续敲响，教堂里灯火雪亮，五扇沉重

的橡木门全部敞开。惊慌的人们向教堂拥去。布道大厅很快挤得水泄不通，
两三百人跪倒在教堂前的台阶上，更多的人匍匐在狭窄巷道的石板地上。

夜幕低垂，星光暗淡，一条亮带发出邪恶的光辉投向大地，穿透彩色
拼花玻璃射到布道大厅后墙的圣母像上。讲坛前披发垂髯、身披黑袍、胸悬
十字架的神父高举双手，发出洪亮、庄严的声音：“世界末日就要降临了，
罪孽深重的人们，忏悔吧！耶和华惩罚的利剑已经悬在你们的头上，你们喝
山泉的水，吃树上摘下的果子都会中毒。忏悔吧，忏悔将得到拯救⋯⋯”神
父响亮的声音穿出教堂大门，有如雷鸣般震撼着阿洛尼卡镇的上空。余音尚
未消散，远处响应般传来阵阵低沉的怒吼，大地开始颤抖了起来。伏地祈祷
的人们抬起头，发出恐怖的尖声叫喊，仿佛已经看到了悬在高空的耶和华的
利剑。

一
“手术非常成功，教授。现在你的心脏跳得像年轻人一样，但你半个

月之后还得到雅典来复查。”外科医生收起听诊器，“这段时间你不妨去旅游
一番，舒心惬意会使你恢复得更快。”鲁文基喜形于色地问：“去哪儿好呢？
半个月，可以到帝谷作一次旧地重游。对，近距离的。”“啊，不。你只能到
有阳光、海风的海湾之类地方去休养。我建议你去阿洛尼卡市，那儿气候宜
人，还有许多有趣的古老传说。”阿洛尼卡坐落在奥林匹斯山东侧，面临浩
瀚的爱琴海。城区不大，鲁文基和他的助手梅丽落脚在市中心美人鱼广场旁
的皇冠饭店。晌午，教授不愿到嘈杂的餐厅就餐，便吩咐把饭送到房间里来。
一个４０多岁的矮个子侍者耶谷先生摆开了饭菜和刀叉，问：“两位是要马
提尼呢还是威士忌？”梅丽谢绝道：“谢谢，不用了。”“我们还有上等的白
葡萄酒。”“我和这位小姐都不喝酒。”教授向他不客气地挥挥手。耶谷视而
不见：“两位来得正是时候，今天是阿洛尼卡重建纪念日，要热闹一个星期
呢。”教授不搭理，自行入座铺起餐巾。耶谷继续说：“每年纪念日都有重大
演出，今晚是雅典歌舞团的精彩表演，明晚巴黎歌剧院上演《哈姆雷特》，
由名角戈特里斯演王子，这是不可不看的。我可以为两位订到个包厢⋯⋯”
鲁文基把已拿到的刀叉重重地一放：“我从来不看什么跳跳唱唱的东西！”
“那么钓鱼！城北的花溪里鲑鱼可多了。”“有鲸鱼我也不去钓！”教授直起
嗓门叫。耶谷顽固地连珠炮般数落起来：“美人鱼广场上的圣母堂遗址是每
位游客必去看的。教堂建于１８世纪，建成之日即毁于地震⋯⋯”一直愣着
的梅丽突然醒悟过来，忙在他托盘上放上２０德拉克马的小费：“你可以走
了，有事要帮忙时我会找你的。”耶谷立刻住口，鞠躬退出。

耶谷才走，电话又响起来，这是隔壁的客人庞巴先生打过来的。他问，
他可不可以到他们房间的阳台上呆几分钟：“我只要在那儿瞧一瞧下面的广
场，我房间的视角不合适。”“教授先生正在用餐。”梅丽为难地说。“你们尽



管用餐好了。我只要看看，现在的阳光投射角正好，迟了就太斜了。”庞巴
在阳台上支起一具安在三脚架上的仪器，探头直指下面广场里的教堂遗迹—
—实际上只是一堵十来米长的残壁，壁上还刻有圣母玛利亚怀抱婴儿的浮
雕。庞巴忙乎了２０分钟，若有所悟地点着头。教授也吃完了饭：“你在研
究那浮雕？”“不，那只是平庸之作。我在测量那堵墙，这墙看起来很平直，
实际上当中是向里凹的，像口锅似的。”庞巴为自己的发现大为高兴。“这是
工匠砌墙时粗心大意罢了。”“不是，这是有意的。你看那圣母浮雕是刻意安
排的，使得凹面不容易看出来。”“测量这个有什么意义么？”“这原是教堂
大厅的后壁，教堂早就在一场地震中倒塌了，仅留下这堵残墙。现在市长为
了吸引游客，准备拨款把它重建起来。市政厅里有教堂的原设计图样，但绘
制不很精细。

我是建筑师，这件事市长交给了我。我按原图重新计算了尺寸，画出
工程图。但是，”庞巴搔搔后脑勺，“画出来有问题了：原来在讲坛外侧的厕
所，变成在讲坛的前面。那怎么行呢？”教授不禁大笑：“尺寸计算错了。”
“我反复算了多次，尺寸不错啊！现在我明白了，原来这后墙是弧形的。原
图是以它为基准标画的尺寸，它不呈直线所以都不对了。”“古代设计师干吗
要这样干呢？”“不知道，我也没必要追究原因。”

二
傍晚，教授和梅丽在街上溜达观光。走了半晌，都是些娱乐场所和卖

纪念工艺品的商店，鲁文基不感兴趣想回去了。梅丽游兴正浓不想过早回旅
馆，便说：“教授，你很久没看星星了。我们租条游艇到海上乘乘凉，看看
星座吧。”果然，星座这个词对老头儿具有不可抗拒的魔力，他犹豫一下便
同意了。游艇平稳地划开海水，向黑暗的远方滑行。阿洛尼卡的灯光渐渐远
去，最终看不见了。除了璀璨的群星外，一切都沉浸在凉爽的浓黑之中。教
授以手作枕躺在甲板上默默仰视上空的星宿，不胜感慨。武仙座、天琴座、
牧夫座⋯⋯漫天星斗无一不是他追逐探求了数十年的十分熟悉的星球，有的
还是他亲身迫近过的。打退休之后，这些星星似乎离他那么遥远，属于其他
天文学家所有了。

“教授，你看，大角星左边好像有颗彗星。”梅丽将望远镜递给鲁文基。
教授用镜观察片刻：“大概是，有条尾巴，亮度大约是４等。”“到底是什么
彗星？”梅丽又拿过镜子看起来。教授摇摇头，他多时不再关心这些信息了，
不过著名彗星的参数表仍然在他的头脑里：“现在是什么时候？”“６月１０
号，２３点１分。”教授重新估量星的位置，默想了一会儿：“德伯罗彗星，
６０年一回归。现在正接近近地点。”鲁文基不再说话，心中嗟叹人也像彗
星一般，几十年中只有一回的光华灿烂，放射出短暂的耀眼光辉后便瞬间退
去，无声无息了。正感慨间，不知哪里飘来一阵轻柔的歌声，隐约飘忽，却
又仿佛不胜凄凉哀怨。教授四顾，四周海上没有船，也没有信号灯。梅丽也
听到了：“多甜的女高音。谁在唱呢，连船灯也不开，不怕撞上？”歌声渐
近，估计唱的人在他们右侧不出１００米外。“开过去看看。”梅丽转舵顺着
愈来愈近的歌声钻进愈发浓重的黑暗，用手电四处照射，但除了浓雾之外什
么也没有。梅丽不禁毛骨悚然，便大声呼唤起来。叫了几声，歌声忽然消失
了，海面上除了轻微的波涛声外只有阵阵西南风的低吟。教授说：“不找它
了。天时不早，回去吧。”梅丽嗯了一声便转过头开回去。“方向不对，应朝
这边嘛。不用用脑子！”“没错，这边是西北。”“抬头望望嘛，大熊座跑到左



边去了。”“你看仙后座都升上来了，大熊座自然——噢，别急了，那边有灯，
阿洛尼卡的灯光。”游艇开足马力朝灯光飞驰过去，灯光愈来愈近，教授忽
然叫起来：“我说不对嘛！就是孤零零一只灯，又一明一灭，哪是城市？”
果然，这只是单独一只很亮的灯，周围什么也没有。梅丽也知道不对头了：
“有灯就有人或船，去问个路吧。”原来那是座灯塔，建在一块很大的岩石
上。

三
这座灯塔以前是爱琴海的商船作为航标的，自从全球电脑定位系统诞

生后就不再使用它了。近年阿洛尼卡的游艇公司为了使那些租用没有定位系
统电脑的游客不致迷航起见，重新修复了它，还雇用了一个年老的渔民作为
守塔人。

老渔民莫尔泰看见教授和梅丽一步一滑爬上湿漉滑溜的踏级时毫不惊
奇，迷航游客不时可见，只是今晚特别多就是了。

“是问路吧？有人受伤么？”莫尔泰把他们让进屋，坐在条长凳子上。
梅丽说：“哦，没有。我们只是迷航了，想回阿洛尼卡去。”莫尔泰把食指在
嘴里吮吸一下再举起来：“这样做你们就知道风向，现在吹西南风，迎着风
走３０海里便能看见阿洛尼卡的亮光。”“老人家，我们刚才在海上听到有人
唱歌，却看不到有人。你知道那是怎么回事吗？”莫尔泰移开目光不答话，
拿出烟斗点燃起来。梅丽记起耶谷的经验，便塞给他一把银币。老头在胸前
划个十字，说：“海妖。”“海妖？”梅丽大吃一惊，“海妖在唱歌？”“小姐，
海妖是半人半鱼的仙女，喜欢在海湾、岛屿上用婉转的歌声诱惑过往的水手
和渔民，使他们的船触礁沉没。你们刚才好险哪，那片海面暗礁很多，今天
潮特别大，礁石都在水面下，一不小心就会撞上。”梅丽不信：“你听见过海
妖唱歌？”“当然，大约６０年了。我１６岁那年出海打鱼，记得是西北风，
潮特别大，直到黄昏也没打到多少鱼。我决定换个地方再试试，就来到刚才
你们航行的地方下了几网，就在午夜前听到海妖的歌声。”莫尔泰吸了几口
烟，“我迷了路，触礁了。我在一块露出水面的岩石上趴了三天，才遇到一
条过路的渔船。”

四
鲁文基没料到昨夜出现海妖歌声的事会传得那么快。一清早，全城的

人都纷纷拥向海边，以期有幸一睹那半人半鱼、金发披肩的美女。
这个新闻是耶谷给他们带来的。早上，耶谷把早饭摆好后照例不急于

退出：“阿洛尼卡爆出大新闻了呢，昨天晚间海妖出现了。城里一半人现在
都在海边上。”鲁文基板起了脸：“什么海妖，你见到过？”“没有，她五六
十年才出现一次，我昨晚又没出海。但这回有不少人听到她的歌声，*渲校
刺跤*艇到今晨还没开回来。市长正着急哩。”梅丽付了小费后说：“教授，
我记得书上说过所谓海妖实际上是一种叫儒艮的动物。耶谷先生，你能替我
接通巴黎的法国图书馆网络吗？我来查查看这东西是什么样儿？”耶谷将钱
装入口袋，然后挺起胸脯咳嗽一声：“不必查了。儒艮是哺乳纲动物，平均
身长２米，后肢退化，尾呈扁圆形。哺乳时头胸部直立于水面上，以一前肢
抱幼仔于胸前。儒艮栖于浅海，以藻类为食。偶为海员所见，故讹传为半人
半鱼之海妖。”这番学术性阐述令教授和梅丽大为惊异。耶谷继续说：“传说
中的海妖原型其实不止一种，除儒艮外常见者为海牛。海牛生活习性与儒艮
相似，身长４—６米，哺乳时亦头胸露出水外，其不同处为海牛以胸朝天呈



仰泳状，一肢抱仔，一肢划水。两者在基因角度上显示出可能有共同远祖。”
梅丽止住他：“你是什么人，耶谷先生？”“皇冠饭店的侍者，小姐。”“你的
知识面真广，耶谷先生。”“谈不上。我写过一本叫《海妖之谜》的书。”“一
位学者干吗要做侍者这种苦活呢。”“钱，小姐，包括你给的小费。”耶谷微
微一笑，“我是国际神秘事件协会的会员。这是个业余组织，需要会员来筹
措经费。”“哦，你是为研究海妖来阿洛尼卡的了。”“海妖已经不再列为神秘
事件了，我来这里主要是研究一桩古教堂的未解之谜。过去这里有座圣母教
堂，它在建成之日便毁于地震。”“这你昨天说过了，地震有什么神秘呢？”
“地震前夕，教堂的神父便预知灾难将临，并向全体居民发出了警报，这是
一本旧手稿上详细记叙的。手稿的主人是当年神学院的见习神父，他可能也
遇难了，但手稿却完好地保存了下来。现在它落到我的手里。”教授摇了摇
头：“这算不上什么先知和预报。神父老是声称每个人都有原罪，一有机会
便要劝人忏悔罪行。一年到头要说多少遍的话能算是预报吗？无非是地震前
刚巧说过罢了。”“是的，教授。我说的神秘之处不是指预报。当时这小镇有
近二千居民，能挤在大厅聆听神父告诫的只占一小部分——我从一位庞巴先
生那里了解到，那布道大厅最多只能挤进４００个人，余下的一千多人都是
在教堂外面几百米范围内的街道和市场上，但他们都清晰地听到神父在讲坛
上讲话的声音。不但听见，而且声音那么洪亮甚至如同雷声那样震撼耳膜。

神学院学生的手稿上写道：这是上帝在说话，是上帝借神父的形体在
讲话。我计算过，要使这大范围复杂地形上的人都听得见，大约需要４００
瓦的功率。而那个时代，既没有电力，更没有扩音机。这不是很奇怪的事情
么？”“单凭一本古代手稿记录，便肯定确有其事，未免太玄虚了。”教授说，
“要说神秘事件，昨夜所谓海妖的歌声倒是值得探究一番的。那歌声是真的
——当然不是什么海妖在唱，我们也亲自听到了。”“据我所知昨夜听到歌声
的至少有２０个人，显然不是讹传。但是探究原因谈何容易，从哪里着手
呢？”梅丽巴不得有点新鲜事干，赶忙说：“今晚我们再到海面上去转转，
也许能发现一点昨天没注意到的东西。”教授沉吟了一会儿：“未必会有什么
结果，但也不费什么事，可以试试。这回要带上罗盘、录音机等必需用品。
如果耶谷先生有兴趣，不妨和我们一起出海。”“非常愿意。我有副夜视镜，
或许用得上。”

五
海面上依然群星灿烂，万里无云。天象和昨夜没有什么不同，德伯罗

彗星仍在牧夫座里，只是和大角星稍微远了一点而已。风向也仍然是西南，
但只是一阵阵地断续吹着。

“小心点，今天仍是涨潮，水面上暗礁很多。”鲁文基叮嘱梅丽。梅丽一
边驾着游艇，一边用临时安设的聚光灯向前后左右探巡。耶谷坐在顶篷上面
用他的夜视镜四处观察，不时吆喝一声：“留神！３０米外有礁石。”时已近
午夜，他们这样搜索已近两个小时了，却一无所获。教授有点不耐烦了：“我
们目的不明确，这样盲目地找⋯⋯”“注意！”上面耶谷又吆喝开了，“１０
０米以外⋯⋯”“有礁石。”梅丽故意学他的腔调。茫茫的黑暗中忽然传来一
声凄厉的绝叫：“痛苦啊——”接着是一阵低声的饮泣。三个人都大吃一惊，
毛骨悚然。耶谷滚落下来：“是个男人在悲泣！”教授比较镇定，指了指前头：
“声音是从那边来的。开过去，快。”耶谷爬起来，用夜视镜左右扫描着：“就
是从那１００米外的礁石处传来的！这石头很大，有七八米高，像个小岛似



的。”梅丽把聚光灯对准前方，快速驶去。声音没再出现，那小岛已渐渐进
入光照的范围。这只是一块普通岩石，宽有十多米，潮湿光滑，寸草不生。
梅丽打转舵绕岩石转了一圈，找个凹进去的地方把艇泊过去，用缆绳系在一
块角状的突起处。

“上去看看。”耶谷先爬了上去，教授也在梅丽扶持下登上了岩石。没花
多少时间他们便搜遍了全“岛”，既没见人迹，也没有丝毫可疑之处。总之，
只是一块凹凸不平的岩石——仅此而已。

“哈哈哈⋯⋯”突然，一阵狂笑从身边响起，震得人耳膜嗡嗡发响，随
后，笑声又忽地消失了。三人惊悸之余面面相觑。教授说：“这阵笑声肯定
就发生在我们身边，但是辨不清来源方向，就像是从地下发出来的。”梅丽
两手还掩住耳朵：“声音强度真大，骨头都要震散架了。”耶谷再次搜寻了一
遍，仍然没有发现什么：“先别离开，再等一回，也许还会再次发生的。”他
们脱下上衣垫在石上坐下。梅丽不安地四处张望，不时用手电到处瞧瞧。教
授却默默沉思，一言不发。一直等到凌晨两点仍没再出现什么声音，他们才
离开岩礁返回。登上游艇前鲁文基学着莫尔泰教的法子，用啜湿的手指试了
试风向。

归途中，由于谜未揭开，大家都默默无语。一会儿，耶谷喃喃自语道：
“奇怪，那男人的呼叫、悲泣和狂笑，好像是《哈姆雷特》中王子的表演，
我以前看过这出戏。”教授听了眉头倏地跳动了一下，却没说什么。梅丽没
理会，她问耶谷：“那神父告诫居民的故事，你研究出什么结果没有？”耶
谷摇头：“我到阿洛尼卡才３个月。但我已查证了一下，手稿的记叙大体是
真实的——我是说神父的语音确实传遍全城大街小巷这一点。现在有几个人
确实深信这点，因为他们的祖上也有这样的记载或遗训。”“那你下一步打算
怎么办？”“听说市政厅的一份圣母堂建造图样在庞巴先生手里，我准备借
来研究一下。如果也找不出头绪，我还不知该怎么着手。”一直在沉思的教
授插话了：“也许你能在庞巴先生那里得到一些启示，但我认为不需要这么
拐弯抹角地追踪。这个问题比你想象的要简单，假如你能把其它有关迹象联
系起来的话。”耶谷吃了一惊：“联系起来？把什么联系起来？哦，是了，神
父告诫和海妖之歌这两件神秘事件，剔去种种无稽传闻之后实际上都是发生
了某种神秘声音的问题。的确，它们很可能是同一种现象，应该联系在一起
寻求解释。”“还有，那场地震是哪年发生的？”“距今有３００年了。”“有
位看灯塔的７６岁老人说，他１６岁时听到海妖的歌声。这和３００年有什
么联系吗？”耶谷飞快地想了想：“老人的说法和民间传说海妖６０年出现
一次是吻合的。按此往前推算教堂倒塌那年恰好也是海妖出现的时间，这提
示两者可能是性质相同的一回事。”“很好，离谜底又近一步了。”教授转向
梅丽，“来这里两天还没让你去玩玩，明天补你如何？”“玩什么好呢？本来
倒是想看《哈姆雷特》的，但这是今晚演出的节目，现在已经迟了。”“那好
办。”教授问耶谷，“我想请歌剧院明天下午专门为我们再演一次，行吗？”
“你爱看蹦蹦跳跳的东西？别开玩笑了。”“不是开玩笑。梅丽小姐喜欢看，
我理当奉陪。这件事就拜托你去交涉了。”耶谷不知所措：“那得花上一大笔
钱啊！”“谈判权在你手里，你看着办吧。耶谷先生，我邀请你明天一起观看
这场精彩的演出。”

六
游艇泊上码头的时候已是凌晨三点多了，鲁文基走到一块贴着本月天



气预报的告示牌前摸出眼镜仔细看了一番。游艇公司的管理员跑过来：“谢
天谢地，都回来了。你们要是再不进港我又得把经理从床上拖起来啦！”鲁
文基在他手里塞了一把银币：“那么，请你现在去把他拖起来。”“为什么？”
管理员数着掌心上的银币，“勃朗先生会大光其火的，他昨晚根本没睡觉。”
“他不会光火的，也许还会给你加薪。”勃朗先生一路打着呵欠来到办公室。
教授说：“勃朗先生，一夜的游艇租金是多少钱？”“他们多收你了吗？小游
艇起价是按６小时算的，每小时３０德拉克马，豪华型加倍。”“你有多少游
艇？”“８０多条小游艇，豪华型的有３０多条。”“你一个晚上可以收入２
５，２００德拉克马。”“你是税务局的吗？游艇平时不会全租出去，你算的
数字只有节假日才行。我们员工多，游艇保养费也高，燃料又不断涨价。”“我
不是来查帐的。你愿意收入翻一番吗？”“那还用说？你准备投资扩大业
务？”“比这容易多了。我告诉你一个日期，这天夜里海妖将会在海上唱歌。
你事先把消息公布出去，让整个希腊都知道这个消息。”“那么不但是希腊，
整个欧洲的有钱人都会跑到阿洛尼卡来了。”“你的游艇不会闲着，租金也可
以提高。”“提高一倍。我还会增添３０条船，还可以包下全部旅馆，再开些
快餐店、纪念品店。

不过那天海妖真会出来唱歌吗？”梅丽说：“这位是鲁文基教授。”
“哦，这个名字抵得上一座金矿。我可以宣称这是教授的预言吗？”“可以，
我还要呆到那一天之后才离开阿洛尼卡，你不必担心。”“那太好了。现在剩
下的问题就是交换条件了，你希望拆帐呢还是提成？”“不，我老是搞错阿
拉伯数字和小数点。你承担三笔费用就行了：第一是支付明天的一场歌剧院
演出费；第二是事后你通过这位耶谷先生向国际神秘事件协会捐赠一笔基
金；此外，你还要雇用一位女高音歌星——比如昨晚在广场上演唱的那位，
她是雅典歌舞团的独唱歌手。”“我可以终生雇用她。”“不必，她只要在海妖
到来那天站在广场那堵残墙跟前引吭高歌就可以了。她一唱，海妖也会跟着
施展她美妙的歌喉的。”勃朗喜笑颜开，伸出手来：“一言为定。”“那么听着，
那个日期就是下一次涨潮的那天。从现在算起还有１４天，也就是２５号。
从２４到２６号海妖都有可能出现。”

七
２６日上午，定期航班奥林匹斯号豪华邮轮驶离了阿洛尼卡港口，向

雅典方向平稳地驶去，许多乘客在甲板上观看蓝天和海鸥。教授和梅丽在左
舷的栏杆旁占用了张小桌，要了咖啡。

梅丽通过望远镜凝视着水天连接处：“教授，那边就是昨晚出现海妖歌
声的地方。勃朗先生希望今晚能再来一次。”“没指望，已经开始退潮了。”“教
授，我还不大清楚潮水有什么关系。”“这说明你还没把几个关键问题串连成
一条线，耶谷先生就比你强多了。”“哼。”梅丽噘起了嘴。“不服气？好，我
们一样样来。首先，我们在海上听到的歌声真是海妖在唱么？”“当然不是，
哪有什么海妖，是广场上传过来的嘛。”梅丽笑道，“说真的，我是在看巴黎
歌剧院演出时，听到王子痛苦的悲泣和装疯的狂笑才想到这一点的。你要勃
朗先生雇个歌手站在那堵墙前面唱歌时，我还没领会到呢。”“歌手的声音怎
会传播得那么远？广场到大岩礁的海面足有４０公里。”“这有什么难解释
的？那回你说可以把圣母堂和海妖歌声联系在一起，我就明白了。不就是那
堵墙作怪么？那墙实际上是一面凹镜，讲坛又恰在凹镜的焦点上，神父的声
音便被聚成平行线向前反射出去，否则外面街道上的人怎么听得见，而且那



么响？庞巴先生说过那墙的凹面是刻意设计的，原因也简单，目的是要在以
后的弥撒之类宗教仪式上故弄玄虚，骗骗教徒罢了。教授你看，我没串漏了
什么吧？”“啧，看你这得意劲儿。别急，问题还没完呢。声音传送得愈远
就愈不易听见，但是海妖的歌声却是在大岩礁附近的海面上出现，近一点偏
一点都听不到，这是为什么？”“这个嘛，”梅丽睁大了双眼，“我还没想过。
近处听不到，远处反而那么响⋯⋯”“我早说了，这个你没串起来吧？”“别
那么急呀！让我想想，你不也是好几天才弄清楚的？”梅丽皱起双眉，啜了
口咖啡，“是呀，听到过海妖歌声的人都说是在那片海面上听到的。我们也
是。”梅丽回想起在海面上听到歌声的情景，歌声好像在１００米之外。第
二回在大岩礁上就不同了，王子的狂笑似乎就是从脚底下发出来的，强度也
大得多，几乎把她的骨架也震散了。原因就在这儿！

梅丽笑开了嘴：“教授，是共振作的怪！广场的声音传到海上虽已很弱，
但如果它和大岩礁发生共振，声音便会重新扩大，所以只有礁石附近的海面
能听到歌声。这不很简单么，还拿这来考我。”“依你说应该天天都听得到海
妖唱歌啦？为什么总是发生在涨潮的时候？”梅丽兴高采烈：“这个好解释。
涨潮时海平面高，岩石大部分没入水里。露出水面的半截岩石在高度、体积
和形状上恰好构成了一个与声波频率一致的共振体，于是它就成为一只巨大
的共鸣箱。潮一退，造成共振的条件就不再存在。”这时，一辆卖早餐的推
车在梅丽身边推过，车上放着一盘盘小牛排和刀叉。梅丽灵机一动就要了两
份，她拿起一支叉子笑吟吟地说：“教授，拿起你那把叉子，手指要捏在柄
的下端。”教授不解：“干什么？牛排我咬不动。”梅丽更乐了：“谁叫你吃了？
我敲我这把叉子，你的叉也会响。但若你捏在中间就不响了。”教授生气道：
“我还当你是好心哩。这种中学生做的音叉共振实验，要你来开导我？”梅
丽笑出声来，引得几个观海景的乘客回过头来看。教授脸红了起来：“别胡
闹！听着，潮汐每个月都涨落两次——”梅丽抢着说：“所以你对勃朗作出
半个月后会再次出现海妖歌声的预测，不就是这点子窍门么？”“谁问你这
个？我是说潮汐每月都涨落两次，为什么不是每月出现两次歌声，而要６０
年才有一回？”梅丽愣住了，半晌才开口：“这个嘛，嗯，怎么说呢？大概
是，除了涨潮海平面高之外，引起共振还需要一个别的条件。这个条件每６
０年出现一次。至于这个条件是什么，我不说你也知道。”“什么话！”“什么
话？嗳，看我这记性，西南风嘛！我们几次出海刮的都是西南风。”“哼，６
０年当中，只有一回涨潮时候刮西南风？”“唉，忙中有错。”梅丽心想，老
头儿一个劲追问，得想法开溜才是，便若无其事地拿起刀叉拨弄那小牛排，
“我真饿了，教授你也先吃吧。”“我牙痛，”鲁文基随意摸了摸腮帮子，“你
也等一等。说话的时候血液集中在大脑里，吃饭不消化。”“你这边是假牙，
随它痛去。”梅丽叉起牛排，“我说，教授，吃东西时血液集中在胃肠里，最
好不要多讲话。劳驾，去替我要点番茄酱来好不好？”“别忙，先把话讲完
再吃。”教授伸手拿起她的叉子，“把刀也给我。”梅丽无奈地拿起那刀，刀
在阳光中一闪，有如寒光四射的短剑。梅丽猛然醒悟：“耶和华之剑！德伯
罗彗星！它是６０年出现一次的。”教授把叉子仍还给她：“这才明白？潮汐
是月球引力造成的，其它天体因为太远影响不大。德伯罗彗星的临近加大了
引力因素，使海平面进一步升高，这才达到符合共振频率的高度。”梅丽咬
了一口小牛排。教授不满地说：“人家在说话你却顾着吃。其实你不算很笨，
只是不用心思想正事，光想着吃呀、玩呀。”梅丽不耐烦他的噜嗦，故意摸



出个小梳子梳理被风吹乱的头发。“还有吗？”“多哩，一天换两件衣服。看
看周围那么多人，就数你穿得最妖气。”“看你说的，就数我最朴素了。”梅
丽笑道，“我怎么不想正事？有件事你从没想过，我却想过一百遍了。”“什
么事？”“如果我不梳洗，衣着邋遢，你准会又说女孩子像叫化一样成何体
统。反正好歹都是你有理，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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